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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比美好幸福的梦想更让人憧憬；没有什么，比可见可及的希望更催人

奋进。最近，“中国梦”这个对全世界华人有着强大感召力的字眼，已成为一个

热词，它像强大的磁场一样占据中国人的内心，让年轻人充满期待，让奋斗者看

到希望，让前行者充满力量，让一个国家的复兴梦想与每个人的梦想紧密地联系

在一起。 

早在 1993年，著名的哲学家、政论家、思想家梁燕城先生在海外发起“文化更

新运动”及创办《文化中国》学刊时，曾开宗明义地提出要“重建中华民族的骨

气与灵魂”，他说：“我有一个梦，就是中国人再无分裂，再无斗争，却有追求

超越真理的勇气，有对历史过错的悔悟，并发展一种宽恕互谅、互敬互爱的文化，

医治民族百多年来因斗争而来的深沉……我相信天地有情，人间有爱，不同思想

可以沟通，民族文化的过错可以有悔悟更新，我相信通过中西方文化的互相欣赏

和吸纳，大家都能更新文化。”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19年来，梁燕城先生只争朝夕，会通中西，为弘扬

传统文化，接续中华民族文脉，推动东西方精华文化融合共享而覃思竭虑，矢志

不渝；为使苦难的同胞们生活更幸福，自由更有保障，生命更有尊严而不断呼号、

奔波、奉献。 

 

哲学思辨    生命领悟 

首都北京，有人戏谑为“首堵”。上班早高峰，车流如织，龟行蜗步，当梁燕城

先生辗转穿越大半个城区抵达采访地点时，笔者发现居然与约定的时间分毫不差。

其守时的严谨态度，无疑是典型的西方风格。然仔细一打量，眼前的他，黑色边

框眼镜、黑色中山装，搭配汉字图案特色领带，既不失西方时尚色彩，又有浓浓

的中国元素。这似乎正暗合其中西合璧的成长之路。 

1951年，梁燕城生于香港。母亲是广东番禺人，活泼美丽，多才多艺，就读于

中山大学；父亲是广东顺德人，高大英俊，才华横溢，求学于岭南大学。抗战爆

发后，母亲远涉万水千山到内陆坪石上课，与父亲结识。烽火万里情，在那简朴

的山野之地，两人建立了极美的感情，“父亲每天写一首诗歌送给母亲”。大学

毕业后，喜结伉俪的小夫妻生活温馨和美，事业风生水起。然内战将一家人美好

的憧憬彻底改写。逃亡香港后，父亲所有的才华和理想，埋葬在那美丽而挤满难

民的小岛，一生屈屈不得志，变成自暴自弃的隐者。当国内“大跃进”失败时，

更是患上精神疾病，经常带泪茫然远望北方，口中喃喃自语：“我真正响向往的

是中原文化”。母亲只身承担家庭的悲剧，工作勤奋，养育两儿成长，凭着在中

大所学的英国文学及优良的英语教育，在英国殖民地亦能工作立足，负责整个香



港九龙地区的社会工作。年幼的梁燕城经常跟着母亲去看望贫困的人，并留下深

刻印象。“你很难想象我妈妈讲英语比我还好啊！”母亲常说十分感谢当时在国

内能享受完全免费的教育，可惜时代风雨，报国无门。每每谈及母亲，梁先生又

是喜悦，又是心酸。 

天资聪颖的梁燕城从小就对世界的存在、人的生命非常好奇，也开启了他一生对

真理、对生命本像的追求。四岁时，他就会问：世界为什么有这一切存在？六岁

时，他和哥哥在阳台放风筝，看见日落余晖，非常壮丽，竟感动不已。整个童年

时期，他白天爱看浮云飘忽变幻，晚上则躺在床上看窗外的星星，心中感到无比

宽大舒畅。正因喜欢幻想驰骋，想象力丰富，其作文与美术成绩一直很棒。 

自家庭变故后，一向生活无忧的梁燕城一夜长大，学习异常勤奋刻苦，并开始探

寻人生的出路，希望找到解决苦难的途径。自十三岁始，他熟读中国传统文化，

对儒家、佛家、道家思想，对孔孟、易经、气功、灵界……都有了解和研究。 

十三岁，正是偎依在父母怀中撒娇、在操场上与同学尽情嬉闹的年龄，梁燕城却

已开始阅读《庄子》，也看歌德的《浮士德》与但丁的《神曲》；十四岁研究以柏

拉图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十五岁研究佛经跟打坐；十六七岁开始读道家；十八

九岁读儒家。 

上世纪 70年代，梁燕城考入香港中文大学，“那时候考中大是很难的，我们学

校 150个同学只有 2个考上”。入中大新亚哲学系后，梁燕城师从新儒学大师唐

君毅先生和牟宗三先生研读儒道佛的哲学，从理性上了解儒道佛的修为和思想。

大学期间，他被颁赠成绩优异奖学金，遂决定用这笔钱到缅甸、印度和尼泊尔流

浪，进一步体会佛教和印度教精神。1982年，梁燕城入美国夏威夷大学，跟随

世界著名哲学家、现代新儒家代表成中英先生学习《易经》与中国儒学，跟随著

名的历史学家严耕望先生、孙国栋先生、余英时先生等研究中国历史，取得哲学

博士资格。 

研读哲学多年，梁燕城先生有四大领悟共飨。 

第一个是从佛学中领悟出来的，即人生是变化无常的，一切事物在因缘起灭中，

均不具有不变的实体，这称为空。“有了这个领悟，你就可以放得开，放得下，

事情成败、得失都没什么。”第二个是从道学中领悟出来的，即变中有不变，这

是易经的卦爻。道家有一个名词叫“道”，即事物发展的道路，可视为发展的规

律，如一颗种子掉在泥土里，长大后，它如果是桃树种子则还会变成桃树，不会

变成梨树。又如相伴多年的太太，在梁先生心目中永远都是一朵美丽的百合花，

这爱与欣赏之道，是变中的不变。第三个是从儒学中领悟到的，即人有恻隐之心，

见到他人甚至生物受苦，人有不忍之心，是人的仁爱本性。儒家思想让他知道人

是有价值、有良知和尊严的。但良知从哪里来？“天命之谓性”，儒家认为良知

从天而来，天是仁爱本性的根源。这就促成了他的第四个领悟，宇宙的本体是仁

爱的，这仁爱的本体应具有性情，即古人所谓的皇天上帝，从基督教了解上帝在

人间通过十字架的牺牲，而承担众生的苦罪，遂决定一生跟随宇宙的仁爱真理而

活，愿意牺牲自己去爱人类、爱国家、甚至爱天地万物。 



作为一个信仰的寻求者，梁燕城先生经历了从儒教、道教、佛教、伊斯兰教、气

功的流浪，最后成为一个基督徒，但他并不因此排斥以前追求的各教，反而更加

爱护中国文化和哲理，每当想起孔孟、老庄、程朱陆王、释迦龙树、六祖法藏、

智者大师等，都会肃然起敬，绝不因自己的信仰而有侮慢之心。至于恩师唐君毅

先生，更塑造了他的人格学问，故每年新年均去叩头请安，其逝世后，亦常怀心

中，甚至梦中相见。 

 

仁者风范    赤子深情    

仁，是爱人，也是一切合宜的美德善行的总和。虽只短短的几次接触，但梁燕城

先生爱国爱教的崇高情怀，谦和淡泊的儒雅气度，博施济众的仁者风范，正直刚

毅的铮铮铁骨，勇猛精进的无畏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洋装虽然穿在身，可心依然是中国心！因为祖先早已把你的一切烙上中国

印！”自幼熟读中国历史文化的梁燕城先生，虽然过去没有机会回国，无法投身

祖国的建设与发展，但一直通过书本了解中国山川大地和人民，对中国有着深厚

的感情。年轻时，梁先生流浪到尼泊尔，他曾经在黑夜里邀请来自世界各国的人

们为在喜马拉雅山另一侧的中国祈祷。那时他泪流满面，说自己到了阿里山就像

到了泰山，到了浊水溪就像到了黄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香港大专院校任教

的他，当看到美国著名谐星霍普访华与中国孩子共舞的一幕时，就许下心愿，希

望终有一天能教育真正生长在中国的孩子。八十年代末，梁先生来到黄河岸边，

特意抓了一把黄土包进怀里，当地的老乡惊问其故，他回答：“这是我祖国的泥

土！”1995年，梁先生受中山大学邀请首次回国演讲，心潮澎湃的他效仿犹太

人的修殿节，点了九支蜡烛，纪念此事。“犹太人重建圣殿，是民族文化的大事，

我也在此一生第一次回国讲学，在中国百年的大难与凌辱之后，参与重建，那时

就展开了文化更新的多年奋斗。”梁先生动情地说：“若不是中国历史与大地的

呼唤，恐怕我不外仍在西方当个教授，有空时批评指点一下中国，而把自己的最

高理想埋葬在北美那新奇年青的大地中。” 

著名的社会学家、耶鲁大学教授 Jeffy Alexander曾提出“culture  trauma──文

化创伤”一说，就是一个民族、或者一群人，经过长期不断的苦难，这个苦难已

经变成他的文化诠释里面的故事。梁燕城先生认为这个词较贴切地描绘了近现代

中国的国情。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受尽外国欺凌、自强失败、长年内战与斗争

之创伤，延续不断的苦难，使整个民族有说不完的伤痛，这创伤已成为近代文化

的一部份，使中国人有时反应过激，有时过于保守，以致改革开放道路艰苦而曲

折。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南巡后，改革步入新阶段，但彼时西方列强

仍在制裁中国，前境十分迷惘，举步维艰。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受到

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人们精神世界空虚迷茫痛楚，焦虑而没有安全感，造成了信

仰危机、道德危机、灵魂危机、社会危机……已移居加拿大的梁燕城先生，身处

西方文化居统治地位的海外，更有切肤之感，但他不为物扰，不为威屈，放弃了

属世的荣耀和权益，凭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着态度，动心忍性，履艰忘危，



在各种困难与障碍的夹缝中，以传教士般的牺牲精神和坚定的立场，全力维护和

弘扬中国文化。最初，他找来三十位志同道合的海外华人一起分享：以往海外华

人，要么骂中国，要么亲中国，但没有人是用爱来回报中国的。他希望能走出第

三条路，即用爱与参与、牺牲来回报中国，“以爱来奉献中国，不拿中国一分利

益”。结果三十个人，一人捐了一百元(约七百元人民币)，合起来共三千元加币，

后来，他们以这三千块钱开始筹款，得到华人的积极响应，共筹到六万块加币。

1994年，梁燕城和他的朋友们在加拿大成立了“文化更新研究中心”，创办了

海外华人鲜有的大型中文学术季刊《文化中国》，以探索更新中国文化之路，并

提出“重建中国人的骨气与灵魂”。他说，150年来中华民族是一个受伤的民族，

“中国是我的母亲，她是我历史文化上的母亲，你不能一天到晚都骂母亲啊！不

能鞭打母亲，反而你应该去医治她过去的伤痕。”所以他主张“以无尽的爱、无

条件的爱来包容”中国，以仁爱和服事医治中国人的心灵痛苦，继而呼吁海内外

人士关注弱势群体，减少贪污腐败，加强医疗和教育的保障，鼓励青年发展，建

立公平仁爱的保障体制。 

文化更新研究中心是一个非牟利、非政治的文化学术机构。为了重建文化中国，

梁燕城先生和他的朋友们“19年与祖国同行”。他们都不是有钱有权的人，以

仁爱之心奔走呼号，集聚无数中产华侨的资金，以“文化更新运动”捐回祖国约

六千万元人民币，用这些钱资助十多个大学的学术会议，多年来持续参与四川震

区灾民的心灵辅导工作，资助了6000名人次的贫困学生受教育……而他们自己，

“为了贡献祖国”，却宁愿放弃高薪，志愿拿较低的薪酬。包括梁先生在内，1998

年在香港建立办公室，成为回国基地时，所有工作人员都放弃高薪(其中一位十

多年献身的总裁程女士，放弃了七十多万年薪的工作)，大家没有私人汽车，上

下班挤坐公车和地铁，他们不用捐款购买办公室，而选择一种相对清贫的生活。

他们身体力行，在异国他乡为“文化中国”建设做出了牺牲和奉献。其实，机构

成立之初，就有一家香港商业电台的总经理飞赴加拿大，以 120万港币起薪点的

年薪邀请梁燕城先生回香港当评论员。无疑，这对当时“文更”前途未卜，在机

构拿着较低薪水的梁先生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十多年前 120万等如现今

300万了，再拿来投资将可发达。但仅稍作思索，他就毅然放弃了这份高薪聘请。

“反正我在加拿大生活已经不错了，从前两夫妇工作薪酬较高时，经母亲资助，

巳买有一幢带花园、面积达三百多平方米的住宅，也有两辆汽车(这在加拿大是

普通中产的生活)。拿了百万高薪后，无非是把房子再弄大一点，地板与家具用

名贵产品，开更高级的车子，这对我没什么意义。当时我已 42岁，我需要的是

把我生命的后几十年，把自己最好的时间献给有需要的人，把爱献给一个曾经受

苦很深的民族。13亿人的灵魂重建比 120万更重要。”正因有了梁先生的坚守，

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的事业日益蓬勃，现在已发展到世界各地，并于 1996年在美

国成立美国办公室，于 1998年在香港设立中国香港办公室。  

 

让爱作证    枯木逢春 



19年来，梁燕城先生在中国走遍大江南北，从烟波浩渺的沿海城市，到西北辽

阔的戈壁草原，再到西南葱翠的崇山峻岭，他与最草根的农民、城市民工、寒门

子弟交朋友，与最高学养的知识分子论学，也和各级官员交往。这也构成了文化

更新研究中心在三个不同领域的工作内容，即领袖文化的培训、学术文化的会通，

以及关爱文化的实践。 

“我在中国与官方有更深一步的对话，主要是关于反腐败的问题。”1997年，

梁先生与上海复旦大学发展研究中心合作，开始在中国提倡廉政文化，先在海外

筹款 30万元，成为惟一申请到加拿大国际援助基金的华人机构。后又得到上海

政协支持，共同推动廉政研究交流。1999年，在上海及温哥华两地成功举办中

加廉政交流会议。有一次半夜起来，看到上海茫茫的夜空，想起一路走来的艰辛，

想起当时中国仍是落後贫穷，发展困难重重，梁先生哭得像个孩子。考虑中国腐

败问题的治本方法是重建道德，从 1999年至 2001年，梁先生开始在中国提倡符

合新时代的道德教育，建立道德教育的教授团队，到国家高级教育行政学院、华

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等办道德教育讲座与培训。也由此，他与官方的关系更加

密切，并开启了文更工作的一个新层次，1999年，梁先生被领事馆推荐到中国

国务院对话，其后与中央政府高层对话，包括统战部、国务院、文化部及宗教局

等，共同探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方向。因为当时海外媒体一般是否

定中国，而经常活跃在各大媒体的梁先生则采取比较中立的态度，平衡了很多对

中国无理的批评。十三年来，对话一直在非常友好的气氛中进行，梁先生提出了

包括贫困孩子、医疗、文化发展、人权改善等内容的 30多份建议书，如医疗问

题，他提出能否没钱也可看病，建议对富人收费多点，对穷人收费少点。又如教

育问题，当时只有九年义务教育，未有免费，梁先生在胡锦涛到温哥华时，写了

一个九年免费教育的建议书，由领事转交“现在这些都已经实现了，我很高兴。

这也说明政府是负责任的。”“我们完全中立，只讲真话，实际上政府也想听真

话。”他感叹说：“ 中国的改变实在是太大了，官员的素质越来越高，官员对

自身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中国的这种努力，人民向上的风气，中国制度改革的方

向都是很让人惊喜的。” 

长期以来，西藏、新疆一直是西方媒体涉及中国报道的主要议程和舆论研究的焦

点，更是影响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因素。西方在把藏独运动道德化的同时尽力妖

魔化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同时，把新疆问题视为是中国的人权问题，对中国一

直保持着压力。为推动世界对西藏、新疆等历史及社会发展真相的了解、推动外

界对这些边陲地方的文化加以尊重，梁燕城先生多次向美国和加拿大政府提交两

地历史与实况的英语论文，帮助其认识中国观点。2008年，西藏“3.12”暴乱后，

加拿大亲藏独议员向国会提交批判中国人权议案，梁燕城先生被国会外交小组邀

请为中国人权状况作证，他用英语写了八页中国人权报告书交给加国部长与议员，

表示以加国公民入中国参与建设十多年，本身并非来自中国大陆，在中国未做生

意、未赚过任何钱，以中立身份观察中国多年，见到中国人权和宗教自由有相当

大空间，虽未至完善，但在不断改进中，自己多次参加宗教对话会议，在不同大



学教过宗教，参加过三自教会崇拜，均有自由。也亲自到西藏观察过，与藏人讨

论过，从未见闻到平日有何压迫宗教与藏人现象。“相反，我在西藏看到的都是

信众们在街上叩头敬拜，没有受到干扰。”他还认为很多西方人思维固步自封，

不了解中国：“我曾经推动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兰州对话。对此，国会议员觉得

很惊讶，他们认为宗教会遭遇中国政府的镇压，怎可能容许宗对话，而我则邀请

他们来中国观察这类会议” 他在国会听证会中结论要求加国政府应先了解中国

有五千年文化，像一位老人，须要尊重，而改革才三十年，像一位少年，须加以

鼓励，先尊重和鼓励，而后可展开合理性的人权对话。结果国会搁置反华议案。

国会外交小组事后发函致谢梁先生提供的数据和经验。 

近年来，梁先生多次参与中国重大历史活动。2009年，梁先生获中国政府邀请

参加六十年国庆大典；2010年，梁先生等三位文更代表被邀出席“上海世博会

“闭幕式；2011年，获中国政协邀请，出席 10月国庆典礼；2012年获中国政协

常委推荐，提名成为海外列席委员。在今年“两会”上，梁燕城先生建议：“建

立一个中华文化的共同体，儒家、道家、佛家、基督教、伊斯兰教等都应该是这

个共同体的一部分，都应该是大彩虹里的每一种颜色。我信基督教，但是我发现

我和穆斯林的共同观点也很多。所以，各种文化应该共融，互相包容。”而出乎

意料的，是加拿大政府也表扬梁先生在中国的贡献，除了国会曾颁发奖状外，2012

年底颁发英女皇登基六十年钻禧荣誉勋章，认为梁先生在他国的献身，是加拿大

的光荣，也对中加更深交流关系有贡献。 

本是谦谦学者的梁先生一向重视与内地高校的交流。历年来，他多次在国内大学

进行学术研究、交流、讲学，以及担任博士指导教授，包括四川大学、兰州大学、

华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及山东大学等。如 2009年与四川大学

合作，召开了第一届“灾难与宗教——5.12汶川大地震周年祭”学术会议；与兰

州大学合作，召开了第二届 “宗教对话与和谐社会”学术研讨会；与上海大学、

上海师范大学联合举办了第一届“都市发展与文化保存”国际研讨会。通过交流，

他发现国内学术界很活跃，学术自由度也比以前大了很多。 

梁先生不仅关注与精英阶层的对话，更是倾注了绝大部分的精力与心血来关注草

根阶层的弱势群体的幸福。 

自 2001年开始，梁先生上山下乡，到中国最贫困的农村关怀农民，到城市的高

楼森林爱护民工，聆听穷人的悲呼，拥抱失学的孩子，通过海外筹款，展开贫困

儿童与青年助学，至 2012年，已资助了六千名贫困家庭学生入学，并在广西、

云南两地建设学校 14所。梁先生曾经从加拿大用了十二个小时飞到香港，几天

后由香港花三个半小时飞到昆明，从昆明飞文山半小时，下机时已是黄昏，再坐

车两小时到富宁，第二天又花两小时入山，到达云南中央镇木杠小学，与学校的

孩子们见面。行程二十小时，前后用了三天，做这一切是为了甚么？梁先生说：

“那是因为我爱他们。”寥寥几字，胜过千言万语。他觉得，虽然孩子们的生活

很贫穷，但是他们的人生艰难而向上、贫穷而奋进。“我们能为他们肋学，使他

们一生有前途，同时走入大山向农民学习，是我们知识分子的荣幸。” 



有一次，在云南丘北县与文山州的高中，梁先生与其资助的同学会面。一名叫张

醒的贫困高中生，送给文化更新中心一块枯木，他把其顶的两条树枝涂上绿色，

在主干上刻了一句话：“爱育枯木发芽”。原来张醒以前很内向，不大与人交住，

加之家境极其贫穷，故十分自卑，因此他一向自视为一块枯木，但当文更的资助

来临，不单给他所急需的经费，而且深深地关爱他，尊重他，使他这块枯木得到

滋润，得到生命，枯木已经发芽了。 

梁先生认为，过去伤痕累累的中国亦似枯木，但当无数人以无条件的爱和牺牲，

用血汗去浇灌时，祖国终于发芽，且长大成春日的树木，生机勃勃。2009年，

梁燕城先生应邀参加 60周年国庆大典，当他看到游行队伍中由五千个孩子组成

的方阵，走在天安门广场前放气球，歌唱祖国时，心情激动不已，因为此刻的他

想起了自己曾帮助过的那六千个孩子。“我们只帮助了六千个人，在全国实在是

很少，但起码我真的帮助过六千人，对祖国这段历史尽了责任。”过去在海外只

是一位知识份子，一个写书教学的教授，救国无门，真是‘无材可去补青天’，

但自从投身服侍中国人民后，人生并非‘枉入红尘若许年’，却非常扎实和喜乐。

而且学术并未因实跷退步，反而每年仍写四篇论文，出版了十二本书(三本学术

巨著仍在印制中)。 

由于梁先生身体力行的影响，其家人也全部参与到服务中国的事业中来。太太是

加拿大世界宣明会的得力干将，曾在中国多年水灾和地震时募捐了超过 100万加

币救灾，也曾帮助云南山区与宁夏自治区的少数民族重建家园，后来，2005年

她也放弃宣明会颇高薪的工作，以她这些经验，义务投身文化更新工作，回国上

山下乡，减轻梁先生的工作压力。她在大学时认识梁先生，曾说自己名字是曹娟

华，「华」字就代表中国，不过梁先生却说，「华」字也代表鲜花，她是娟秀的中

华花朵。女儿梁尔欣小时候常常看到父亲拖着行李箱上飞机来中国，她不太明白，

后来进入基督教大学就读，其间到中国农村做志工教英语，回来后明白了中国穷

人的需要，也明白父亲为何放弃一切回国了、毕业后，她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

到中国山区免费教英语。“这不仅帮助了别人的孩子，也同样帮助了我自己的孩

子。”梁先生感慨地说。在梁先生 50岁生日时，女儿写了一张卡片送给他，上

面写着：“给亲爱的爸爸，多谢你多年来的教导和你作的榜样，令我对中国也有

同样的爱心和 passion(激情)，我知道你的事工(文化更新)是独一无二的，…在这

里我想祝福作在中国的事工工。我想我可以做的，就是自己也去中国多次和鼓励

更加多的年轻人也去中国。这是我的理想。” 女儿取得硕士学位后，已投身文

化更新工作，每年都两次带志工服务贫困地区。同样，受其熏陶，梁先生的小儿

子梁尔道也加入为中国奉献的行列，多次回国教英语最近，他刚结束在山东烟台

的一年英语支教活动。 

“我在中国常用《圣经》上的两句座右铭自勉，一句是‘爱是恒久地忍耐’，还

有一句是‘爱是永不止息’。”梁先生解释说，“爱是恒久地忍耐”就是回国后，

发现中国还有很多不足和欠缺，但是并不因此否定她诅咒她，而是永远忍耐她鼓

励她。爱是永不止息，则是说即使真的改不好，还是永远爱她宽恕她。“令我惊



喜的是，中国这些年变化很大，进步很快。”梁先生开心地说。19年来，他见

到最贫穷的县城，因着公路开通，而日渐繁荣；他见到资助的城市民工子女，父

母在经济发展中改善了生活；他见到资助的穷学生大学毕业，变得健康活泼，且

愿以爱心服务其他穷人；他见到残破落后的旧城，发展为现代都会；他见到贫寒

城镇开始开发新区，并建设了四星酒店；他见到新一代的行政领导英语水平提高，

年青人则奋发向上；他见到大学教授的朋友，由六百元月薪到搬入一百多平方米

的新居；他见到报刊、媒体及普通百姓从小心讲话到放胆直言；他见到大学可以

自由发表学术观点；他见到不同宗教间可自由而和谐地对话…… 

 

人文城市    精神乐园 

当中国跃居全球 GDP第二位时，我们曾有过短暂兴奋，随即陷入沉思：经济的

繁荣，带来俗世的迷惘；城市的繁华，正摧毁着最可珍贵的文化遗产。 

对在香港长大的梁燕城先生来说，古都北京宛如梦幻中的世界。时隔经年，他仍

清晰地记得，1982年第一次回国，当走入响往已久的京城时，最难忘怀机场旧

路两旁的白杨树、宏伟而又残破的长城和故宫，以及满街川流不息的自行车。北

京很老，但很美，恢宏壮丽，如梦如诗。及至今天，北京已是高楼林立，汽车如

织，废气弥漫，成功发展的代价，是“失去了纯朴和优美，使人和文化失去了灵

魂”。梁先生说，后现代的西方城市建筑中，人们用铁窗、铁闸把自己锁在屋内，

豪宅更建成堡垒一样，城市因富足带来精神荒凉，结果形成“枷琐城市”。他呼

吁，中国不要陷入西方城市的相同困境中，五千年的文化古国应有一个“人文城

市”的理想。 

建设人文城市，首先需要规划好人文空间。梁先生认为，除了科学上的物理空间

外，也存在着一种社会与文化上的建构，即“人文空间”。城市中的人文空间是

一个交错互动的世界，城市设计中，如能建立一个和谐美善的人文空间，可以使

不同阶层的人幸福快乐。 

梁先生强调，作为关系性的身体，在城市空间中运动，其所处的位置和社会关系，

决定了其地位与尊严。如在北京上下班高峰时段，跻身于地铁或公交车中，人身

体几乎不能移动，而且男女身体挤贴在一起，两性之间没有分别，身体没有了私

密性，人也失去个人独立的尊严。坐在出租车之中，或由司机驾驶的空调私家车

中，身体的空间位置就代表了不同的社会地位。住在民工的狭小单位中，其身体

空间与住在豪华别墅中，当然完全不同。人成长的空间，其社会地位构成的物理

环境，极大影响了人对自己的认同及其心理的状态，如阶级、种族、学识等，均

使人在身体上有不同的表现。因此，梁先生建议，在做城市规划时，必须依据空

间正义的原则，来开展用地的方案，使弱势者得到与富足者接近的尊严。最低限

度不以低价抢夺贫困人的土地，以满足地产市场的需要。如北京向外发展到五环

六环时，规划须考虑建立民工住宅区，使民工有符合环保要求的、儿童可以活动

和受平等教育的空间。其间有民工的投诉机制，当其受剥削压迫时，可在区内信

访，其尊严与权利得到党与国家的保障。只有这样，城市才能真正成为人们的精



神乐园。 

为避免城市变成精神文化的荒原，梁燕城先生提出，在编制城市规划时，须特别

成立一个小组，先请学者详细研究城市的灵魂，特别是精神文化的特质。从其历

史事件、文化学术、生活特色、古老建筑、艺术表达、传统小巷与商店等，了解

人民的精神表现，掌握整体的文化表现，进而保留历史建筑、艺术风格、生活特

色，保障和发展少数民族的文化价值等。 

梁先生饱含深情地说：“我梦想一个人文的北京，一个有灵魂、有文化、有正义

的北京。”他希望，以天坛为中心，代表自古中国对宇宙终极真理的尊敬，以地

坛代表保育大地的绿色理想，以天安门与故宫代表数千历史，以圆明园代表近代

的挣扎，以党校中的耶稣会士墓代表中西文明的交汇，以北大清华代表现代文化

的吸收，以“鸟巢”与奥运村代表后现代的北京，以天安门广场代表后后现代的

多元和谐，建立城市中的公众互动对话空间，使古今中外交融，成为中西文明融

汇的未来指向。也希望作为全国首府的北京，能成为世界文化对话的全球公众空

间。 

 

人生因梦想而美丽。19年来，梁燕城先生怀揣梦想，带着对中国大地与人民的

亲情，带着真善美爱天地之主的恩情，坚定执着，与祖国同行，为国家分忧，我

们相信，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激动时刻，有了众多像梁燕城先生这样的炎

黄子孙为“中国梦”添砖加瓦，梦想一定会照进现实，中国的明天会更美好。 

 


